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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几个月，“联合国

军”亏吃了不少，学问也跟着
见长。原来那种不把这些落后
的东方国家军队放在眼里的
没边没沿的骄狂心理，也在无
形中给打掉了不少。强大的美
国军队官兵们都认识到，他们
的的确确没有同这样一支勇

敢善战的东方军队交手过招
的实际经验。

他们开始学会用平等甚
至某种仰视的眼光来看他们
的对手了。

范佛里特青出于蓝，比李
奇微的招法更胜一筹。李奇微

在2～3月间的“雷击行动”、
“屠夫行动” 和 “撕裂者行
动”，是一种带有战略侦察性
质的攻势作战，采用的都是比
较谨慎的直线攻击战术，即以
火力进行打击，以坦克夺取阵
地，由步兵进行固守，从这座

山峰到那座山峰，由这条调整
线到那条调整线向前推进。

汲取分析了李奇微的侦察
试探成果，也学习借鉴了彭德怀
的穿插分割战术，范佛里特慧眼
独到，将李奇微步步为营的直线
平推，演化为大刀阔斧的机动跃

进，进攻矛头直指已突入“联合
国军”阵线的中朝军队后方，意
在断其归路，折其锋芒。

早在中朝军队攻势正盛
的5月18日，范佛里特就下令
要在西线和中线进行反攻准
备，第二天，就让Ｆ·Ｍ·罗金
厄姆准将的加拿大步兵第二
十五旅配属给罗伯特·索尔少
将的美步兵第三师，以加强东
线太白战线的守备，并定下了
于20日转入全面进攻的决心。

5月23日，范佛里特在全
线调集了4个军13个师的兵

力，以大量坦克和机械化步、炮
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航

空兵和地面远程火炮的支援
下，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

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
区，多路向中朝军队实施反扑。
范佛里特一拳打在对手要害。

西线“联合国军”特遣队
第一天进展就非常迅速。当
天，战线最西头的韩军第一师
向汶山、高阳地区的朝鲜人民

军第一军团发起猛烈进攻。完
全缺乏准备的朝鲜人民军第
一军团措手不及。他们只能一
边招架一边节节后撤，后撤中
又多次被迫改变原拟定的北

撤时间和路线，结果一天之内
就将战线后移至临津江附近

的马智里、斗浦里一线，处于
背水面敌的不利态势。

24日，“联合国军”各路
部队继续北进。韩鲜人民军第
一军团的仓促后撤，一下把杨
得志的第十九兵团的侧翼给
亮了出来。第六十五军猝不及

防，右侧翼暴露给韩一师，处
境甚为危急。加上一线防御一
下子被敌人的特遣队冲乱了
阵形，稳不住阵脚，军长肖应
棠只好下令向北转移，至第二
线阵地继续组织防御。结果一
退就刹不住车。

第六十五军一天之内退
了20～30公里，从议政府、清
平川一线收缩至龙岩里、旺方
山一线。而按志司给他们的任
务，他们本应该在这里坚守半
个月到20天。即使从20日敌
人发起进攻之日算起，他们也

只稳住了4天。
笔者在这里完全没有想

贬损这些前辈们的意思，因为
以第六十五军当时的处境，不
撤显然是不明智的，不撤必将
两面受敌，有被敌断绝后路的
危险，处境将更加困难。问题

在于这是一种仓促无序的慌
忙后撤。没有有效地组织交替
掩护，为兵团主力和友邻争取
宝贵的反应和转移时间。

混乱无序的仓促后撤立即
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多米
诺骨牌效应使第三兵团与第十

九兵团接合部已出现的缺口又
被进一步扩大。危机加重了！

截至25日晚，中朝军队原
来确定的机动防线尚未形成
之时，就被“联合国军”突如
其来的进攻冲得七零八落，而
且还在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

麟蹄这两个重要方向上被敌
人分割，态势极为不利。

志愿军全线陷入危机。

BCDEF

“如果要找张德方先生祖

宅的话，有一个人应该比徐宏
更清楚。”谁呢？脑海里灵光一
闪，我脱口而出，“张逸文！”

电话另一端的导师明显
地呆了呆，问：“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她是张德方先生的孙
女？”我并不知道，但我清晰

地记得叶浅翠经历：她在学校
里碰到了教高数的张逸文，此
者酷似张盈。

所有事情像散落的珍珠，
现在慢慢地被穿成一串。我异
常兴奋，仿佛看到迷雾正在渐
渐消散。“教授，你有张老师

的电话吗？能不能帮我问一下
她家祖宅的事情呀？”
“行，不过现在太早了。

陆林，晚点就给她打电话。”
导师满口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舒了一口
气，握住叶浅翠冰凉的小手：

“翠翠，不用担心，找到张德
方先生的孙女了，说不定所有
的事情都会一清二楚了。翠翠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等一下
我打电话给你。”
“好。”叶浅翠默默地转过

身朝宿舍走去，苗条的背影在

晨光里略显单薄。我回到宿舍，
洗了个冷水澡，顿时精神了不
少。忽然，窗外响起了一声尖叫，
感觉尖叫者使尽了全身的力
气。我身子一震，整个人呆住了。

那嘈杂声由远及近，整幢
研究生宿舍也开始哄然了，脚
步声纷沓，然后是砰砰砰的开

窗声。我也冲到窗前，探出大
半个身子张望着。“不得了，
是高数的张老师……”

我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
飞快地冲出宿舍，冲到楼下，
冲进了教师住宅区。忽然觉得

脚背有毛茸茸的东西爬过，低
头一看，一只小白鼠冲我龇牙
笑着，牙齿又尖又细，眼睛赤

红。它跳下我的脚背，钻入人群
里，一会儿就没影了。看到这只

小老鼠，我的担忧更重了。
救护车的红灯闪着血色

的光，怪叫着离去。周围的人
群还聚着，纷纷探询咋回事，
我也掺在人群里，可是没有人
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一会儿，
学校保卫处的几个老师匆匆

赶来，看到聚集的人群，皱了
眉头说："好了，没事都回去
吧，不要乱说了。"在他们的驱
赶下，人群就此散了。

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教
师住宅区，赶快给导师打了个

电话。他十分震惊，喃喃地说：
“怪不得我打通电话就是没

人接。”顿了顿，导师又说，
“陆林，这件事有些古怪，等
一下你来我办公室。”
“是。”我挂断电话，慢慢

地往导师的办公室走去。一路
上，都有人在交头接耳。幸好
现在放假，学校里空了大半，

否则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会引
起多大的轰动。
“小陆。”刚走到办公楼，

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车窗
徐徐落下现出段先生兴奋的
脸，“我太太听说找到房子的
主人了。”

我嘴巴里微微发苦：“段
先生，刚刚发生了意外，张老
师她现在被送到医院了，生死
未卜。”

段先生全身一僵。实在是
太巧了，巧的让人害怕。我们
一前一后走进了导师的办公

室，导师正在打电话，点点头
示意我们坐下。我侧耳听了一
会儿，明白导师是在询问张逸
文的情况。导师的表情很冷
峻，一种浓浓的不祥感觉压得
人缓不过气来。一会儿，导师
放下电话，语气悲痛地说：

“她已经死了，送到医院之前
就已经死了。”
“死因是什么？”我问，脑

海里一直闪动着那只龇牙咧
嘴的白色老鼠，还有张逸文诡
异离奇的表情，那张大的嘴
巴，像个无底洞。

“现在还不知道，要尸检
后才会有结果。”

我犹豫再三，还是鼓起勇
气问：“跟我们要去找她问张
德方先生的故宅有没有关
系？”没有人回答我，或者大
家都希望没有关系。可是事情

太巧，仅是一步之差与真相失
之交臂。如果有关系，那么凶
手如何得知我们会去找张逸
文呢？

GHI?JKL

小西妈猝死。当天她刚做

完九个小时的大手术，在向手
术室外走的时候，瘫倒在了手
术室门口。抢救工作持续了两
个小时，小西爸和小航都赶来
了，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使
用了最新设备最好的药物，仍
未能挽留住她。

小西妈死的那刻，小西
正在何建国老家，混在一群
全然陌生的哭丧队伍里，哭
一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
何建国嫂子的爷爷。她自然
是哭不出，何建国都哭不出，
只能一齐低头表演哭，因建

国嫂子哭得都快背过气去
了，他们不能不与之同悲共
苦。有两个专职哭丧婆陪建
国嫂子一家人哭，不愧是专
职，哭得比死者家人更响更
久更有韵律。她们的存在使
哭丧队伍显得热闹了许多，

气势宏大了许多。红白喜事
办得热不热闹，人来得多不
多，是这家人在村里地位和
人缘的衡量尺度。但是，难道
他们，比如建国嫂子家人，就
感觉不到那热闹那气势的虚
假吗？当然这些想法小西只

是在心里想想，绝不会说。没
有人说。她就不信何建国没
有感觉。既然他能保持沉默
并欣然加入，她也能。不就是
虚伪吗？虚伪太容易了。只要
走进这个队伍，低下头去，别
让人看到你无动于衷的脸，

就一切OK。将心比心，当下
就对那两个专职的哭丧婆由
衷佩服：没有相当天赋，比如
与众不同的泪腺和宽广结实
的嗓音及良好的敬业精神，
断然别想以此为生。

小西妈去世的消息小航

没敢直接给姐姐打电话，而
是通知了何建国。一切来得
太突然了，况且———况且，无

论如何，妈妈走的时候他和
爸爸还算见了妈妈一面，姐

姐呢？走的时候妈妈还好好
的，回到家里，妈妈没了，他
都不知道怎么跟姐姐交代。
何建国接到这个电话时，小
西正和建国母亲忙着给参加
哭丧的人做饭，小西负责拉
风箱烧火，满脸沾着草屑、烟

灰，令何建国不敢也无颜对
她实话实说。只说，妈妈病
了，爸爸让我们回去。尽量轻
描淡写。他害怕，他不知小西
会是怎样的反应。无论如何，
实情还是回到北京再说，北

京还有她的爸爸和弟弟，还
有好的医院好的医疗条件，

她万一有什么过激反应发生
不测，处理起来都比在这个
要甚没甚的穷山村里要好得
多。

何建国对爹娘说了小西
妈去世的消息，爹娘大吃一
惊，赶紧催他们上路。一路上

小西心急火燎，不停地给小
航打电话问妈妈情况。由于
何建国事先已与小航沟通
过，所以小航也只是对姐姐
说妈妈病了，但没敢说不重，
思想准备不能一点儿没有。
听说妈妈病重小西越发着

急，但仍没有一点儿妈妈已
就此与她永别了的预感和心
理准备。

太平间在医院后院一个
僻静处，里面放着一排平车，
只有一个平车上有人，盖着
白单子，里面静静的，由于过

于偏僻，阳光都少。门开了，
小西风尘仆仆进来，扑过去，
掀开单子，于是看到了亲爱
的妈妈。她一句话没说抱住
了妈妈，把脸在妈妈脸上蹭
啊蹭啊，泪水把妈妈的脸都
打湿了，她却一声不响……

何建国站在稍后的地方
无声流泪，小航在病房陪护
小西爸，小西爸在小西妈去
世当天，便因突发心脏病入
院。小西只是不响，看上去令
人窒息。何建国再也无法忍
受，走过去，从后面轻轻抱住

她：“小西，我们走吧？”
小西没动，没响，许久，低

声道：“建国，我们分手吧。”
何建国一怔，而后急道：“小

西，这是一个偶然巧合……”
“偶然中的必然。我已经

看清楚了建国，隔在我们俩
中间的这条沟实在是太深
了，深到了我们的爱情无法

逾越。我们离吧，离吧，长痛
不如短痛。”

MNOP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

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
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
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
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
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
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
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

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
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
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
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
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
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
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

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
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
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
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
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
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
闻网” 谈的到底是不是真

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

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
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
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
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
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

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
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

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
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
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
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
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

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
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
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
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
解我在这段姻缘中的心理真
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
亏欠和未竟之责。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个行

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

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
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

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
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
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
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
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
宿。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

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
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
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
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
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
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

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
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

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
给母亲。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
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
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
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

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
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
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
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
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
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
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

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
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
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
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
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
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
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

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
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
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
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
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
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
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
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
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

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
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
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
“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
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
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
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

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
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
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
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
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
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
她也拿我没辙。


